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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新法 1948年入伍，参加
过淮河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
南、抗美援朝出国作战，1982年
离休，享受副团级待遇。

田新法：子弹击中背包上的铁锹
记者郝晋文/图

田新法，1927 年出生，原籍在东城区邓庄街道办
事处田庄社区。

“我在 1948 年参军，参加过淮河战役、渡江战役、
解放大西南和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田新法说，他左眼
角下的伤疤，是 1949 年在解放四川时被子弹擦伤的。

1952 年 6 月，他和战友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是
第二野战军第 26 军 33 师 99 团 1 营 1 连的战士，1954 年
秋季回国。

“在朝鲜战场，我军与敌军作战主要分为东线、中
线和西线。我和战友是在中线。”田新法回忆，他多次
参加战斗，具有野战经验，机动灵活，被任命为连队通
信员。一次，连长让他给营部送信。他返回时发现，
他所在的连队与敌军发生了激烈战斗，一个加强连
120 多人只剩下了 10 多人。其中，副连长杨金斗壮烈

牺牲。
“战场上，可谓枪林弹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

战友们从来毫不畏惧，说走就走，说冲就冲。”田新法
说，一次，他正在行军，忽然听到“噗嚓”一声，被推倒
在地。“小田牺牲了。”战友边喊边上前拉他，随后发现
敌人的子弹把他背包上的铁锹打了个窝儿。

“战场上可以说是九死一生。”田新法说，他和战
友都有一种信念，“每个人都不怕死，牺牲流血就是为
人民服务”。作为连长的通信员，他经常独自一人在
夜晚向营部送信。天上不时有敌机盘旋，他从来没有
害怕过。

1954 年，田新法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到国内，先后
在山东菏泽曹县任武装部作训科副科长、山东济宁梁
山县武装部作训科科长。他于 1982 年离休，享受副团
级待遇。如今，他在许昌定居。

马德舜 1932年出生，1951
年入伍，1952年10月参加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1958年回国，1985
年退休，享受副营级待遇。

马德舜：每晚穿过封锁线运弹药
记者郝晋文/图

1932 年出生的马德舜，陕西蒲城人。在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期间，他在朝鲜长达 6 年时
间。

“我是 1951 年 5 月入伍的。当时，我正在学校当
教员。有人到我们那里动员参军，我就报了名。”88 岁
的马德舜回忆，他和战友是在 1952 年 10 月赴朝鲜作
战的。因为有文化，他在陆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后
勤部门任文化教员，时任军长是黄新廷。

“我们到达朝鲜战场，与敌军主要打了两场仗。
一是争夺 100 号阵地，二是争夺 42 号阵地。尽管敌军
在武器上占据优势，但两个阵地最终都被我们夺了回
来。”马德舜说，他与战友主要从事后勤工作，每天晚
上穿过多条封锁线，将弹药、食物等物资送到前线。

“在抗美援朝战场，敌机占据空中优势，后勤连队
想把物资运到前线并不容易。敌机时刻在空中盘旋，
稍不注意机枪就扫射过来。后勤战士伤亡人数也不

少。”马德舜回忆，当时，部队的纪律很严，首长专门给
大家讲邱少云、杨根思的英雄故事，说“一个人牺牲是
小牺牲，隐蔽的连队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会造成更大
的牺牲”。

马德舜保存的一张由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第一
团政治处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上显
示：“1953 年 8 月 5 日，步部一团后勤运输连马德舜，工
作责任心强，艰苦负责，活跃部队情绪……荣立三等
功一次。”《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马德舜和战友继续
在朝鲜进行军事训练。其间，他担任防化指导员，教
授战友如何戴防毒面具、穿防化服，提高防范化学武
器的能力，直到 1958 年回到国内。回国后，马德舜先
后在西安、杭州、许昌工作；1981 年因病提前退休，享
受副营级待遇；目前，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一所
生活。

马德舜的儿子马继伟说，受父亲影响，他和哥哥
都参过军。父亲经常告诫他们，认真工作，珍惜生活，

“现在的幸福是牺牲的战友们用鲜血换来的”。

滕建忠 1932年出生，1951
年入伍，1952年10月参加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1958年回国，1985
年退休，享受副团级待遇。

滕建忠：妻子来到朝鲜与他完婚
记者郝晋文/图

1932 年出生的滕建忠，原籍在现在的湖南省怀化
市麻阳苗族自治县板栗树乡明士坳村，如今在市区军
干一所居住。

“我是 1951 年入伍的。当时，村里号召年轻人参
军，我就报了名。”10月 18日，88岁的滕建忠回忆，作为
一名新兵，他和战友们先到县里进行集训，1952年 10月
坐汽车到达辽宁丹东，随后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滕建忠读过六年私塾，认识字，会算账。进入朝
鲜后，他成了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的一名通
信兵。

“通信兵虽然不像步兵一样与敌军直接对峙，但
危险时刻存在。”滕建忠回忆，敌人的飞机控制着制空
权，经常在空中盘旋，看到地面有动静就进行轰炸。

一次，滕建忠和战友正在架通信线路，敌机忽然
从头顶呼啸而过。很快，一枚炮弹在滕建忠身边爆
炸。这枚炮弹没有炸伤他和战友，但滕建忠的听力因

此受损。
1953 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滕建忠没有像其

他战友一样回国，继续留在朝鲜支援当地建设，直到
1958 年才回到国内。

滕建忠的老伴儿张凤英说，滕建忠参军前，他俩
已经订婚。1957 年，她到朝鲜与滕建忠举办了简易婚
礼。“婚礼在营部举行，我们买了些糖、烟分发给战
友。”张凤英回忆，印象中，朝鲜冷得很，老百姓的房子
不多，很多是用石头、高粱秆、泥巴制成的。在朝鲜待
了 3个月，张凤英回国。

1958 年 10 月，滕建忠回到国内，被派到位于长沙
的一所军校学习，随后被提干，先后到西安、新疆、西
藏等地工作，一直从事通信建设，1985 年从通信工程
二团副团长职位上退休，到许昌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
养一所生活。

滕建忠的儿子滕照军、女儿滕晓红说，父亲经常
对他们：“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回国后进行通信设施
建设，他总是在面临困难时争着上。”


